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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菌群在脑 －肠轴中
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关联

刘慧慧，单德红，冷雪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４７）

　　摘要：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是目前影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最常见的疾病类型。“脑－肠轴”是脑和肠之间
的双向交互通路，肠道菌群通过“脑－肠轴”的多途径影响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复杂的网络机制。通过
探讨中医“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菌群在“脑－肠轴”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密
切相关性，为“心与小肠相表里”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脑－肠轴”理论的再认识和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心与小肠相表里；肠道菌群；脑－肠轴；神经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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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脑卒中等神
经系统相关疾病一直以来都成为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常见疾

病，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现代医学认为脑肠互动频繁，肠道菌

群作为人体最大的微生物库，在“脑－肠轴”发挥着关键作用，
特别是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脑 －肠轴”影响大脑功能，从而成

为众多脑病的潜在治疗靶点。中医学中有“心主神志”“心与

小肠相表里”等理论，“心主神志”表明了“心”具有“脑”的部

分功能，“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提示“心”与小肠具有密切关

联，中医基于肠道治疗神志病的历史悠久，效果显著，但详细机

制尚不清楚。本文主要以“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 －肠道菌
群－“脑－肠轴”－神经系统相关疾病为主线，围绕肠道菌群，
通过探讨“心与小肠相表里”的物质基础，为“从肠论治脑病”

提供相关依据，为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也

为肠道菌群作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关键靶点提供新的依据。

１　传统中医理论对小肠与心关系的认识“心与小肠相表里”
理论解析及应用

“心与小肠相表里”最早出现在《灵枢·本输》中，提及“心

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腑”［１］，意思是心和小肠相表里，小肠

是接受胃所下移的腐熟的水谷，并分别水液和糟粕的腑。心为

脏，小肠为腑，二者相表里，其经脉相通。如“小肠手太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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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起于小指之端，……，入缺盆络心”“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

中，……，下膈络小肠”（《灵枢·经脉》）。血脉充盈由心主导，

心阳之温煦，心血之濡养，是维持小肠正常吸收分泌等生理功

能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小肠能够辅助“心主血脉”与“心主神

明”。小肠主受盛和泌别清浊，能够承受胃所下传的水谷，进

而将其分为精微和糟粕，前者得脾助而上输心肺，化为血液，从

而心有所主，神有所养；后者则排入大肠而成粪便。因此，小肠

损伤则水谷运化失常，不仅出现腹胀、腹痛和二便异常等，还可

扰心，导致行血异常和心神紊乱，表现为精神萎靡、失眠、多梦、

谵狂和昏迷等［２－5］。实际上，心病亦可下移小肠，如《诸病源候

论》提出：“若心家有热，结于小肠，故小便血也”；《医宗金鉴》

指出：“所见口舌生疮，小便赤黄，茎中作痛，热淋下利等

证，皆心移热于小肠之证”［３］。

《标幽赋》载：“阴阳相通，表里相应也。本经者，受病之

经。如心之病，必取小肠之穴兼之。”表明心系疾病可以通过

手太阳小肠经腧穴进行治疗。《普济方·针灸》载“穴申脉、后

溪、前谷治癫疾、呕逆吐舌”，癫狂痫等神志病可以通过后溪进

行治疗。同时神门穴主治“大便脓血”表明肠腑疾病可以通过

手少阴心经腧穴进行治疗［５］。临床治疗中，“心热病者，先不

乐数日……刺手少阴、太阳”（《灵素节注类编·热病》），“如

心之病，必取小肠之穴兼之”（《针灸大成·卷二》）。另外，导

赤散中“不用黄连直泻其心，而用生地黄滋肾凉心，木通通利

小肠……心经之热可导也”（《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

可见，在“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的指导下，均体现心与小肠相

通、表里相应［６］。

２　现代医学对脑肠关系的认识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脑与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脑与肠之

间的双向互动是脑可以通过神经系统来调节肠道运动及功能，

同时肠道也可以将信息反馈给脑，形成密切联系的“脑 －肠
轴”。中医藏象理论认为“心”与“脑”密切相关，心“主神志”

为“君主之官”，以及“心藏神”等中医理论也特别强调了“心”

有类似“脑”的功能。同时《医宗金鉴》曰：“脑为元神之府，以

统全身”，可见“心”与“脑”描述的是相同范畴内现代医学内的

“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中医理论认为心不仅包括心脏

的生理功能，也包括了“脑”的功能，同时也与小肠相表里［７］，

故可以认为中医学“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与现代医学提出的

“脑－肠轴”理论是相通的。
２．１　脑 －肠轴　近年来，现代医学也认识到脑肠之间存在密
切联系，代表性观点就是“脑－肠轴”，其主要观点是脑与肠之
间的双向互动是脑可以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及肠

神经系统来调节肠道运动及功能而发挥作用，同时肠道也可以

通过不同的通路将信息反馈给脑，形成密切联系的“脑 －肠
轴”，在人体内发挥着重要作用［８－１０］。“脑－肠轴”是将认知和
情感中枢与神经－内分泌 －免疫网络系统及肠神经系统联系
起来的双向通路，能够将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相结合，

通过外部刺激（视觉、听觉和嗅觉等）及人内心的思维和情感，

影响胃肠感觉、运动、分泌和炎症；同时内脏活动也反过来作用

于中枢的感觉、情绪和行为［７］。

２．２　肠道菌群在脑 －肠轴中的作用　肠道菌群是“脑 －肠
轴”通路中的关键枢纽，一方面肠道菌群可以通过产生的不同

代谢物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可以激活不同信号通

路来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等间接影响了脑的结构和功能，因此

肠道菌群与脑和肠道神经系统形成了交互的作用网络。目前

人体肠道内含有大量的不同类型的肠道菌群，数量可达到

１０００多种，其基因总数也超过了人体总基因数量的１００多倍，
作为人体“第二基因组”肠道菌群发挥着影响宿主消化、代谢、

神经功能、情绪心理等活动的关键作用［１１］。

目前大量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在“脑 －肠轴”中起到影响
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作用，如肠道菌群可通过抑

制神经 －内分泌系统分泌相关物质的功能引发抑郁、癫痫、认
知失调、阿尔茨海默病、脑卒中等疾病［１２］。如肠道菌群及其代

谢产物可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及可以产生破坏脑神经元结

构的物质，引起宿主在认知行为上的改变［１３］；此外肠道菌群还

能够参与体内色氨酸代谢的过程，将色氨酸降解为犬尿酸，而

犬尿酸代谢途径的激活会引起突触间隙内５－羟色胺水平的
降低，诱发抑郁症的产生［１４－１５］；研究还发现在脑卒中后认知障

碍的患者肠道内的革兰阳性厚壁菌门和革兰阴性拟杆菌门数

量较脑卒中后无认知障碍的患者的减少［１６］，同时发现肠道微

生物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的浓度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发

生和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１７］；此外菌群也影响神经系统发育，

肠道菌群的缺乏将导致内脏神经元密度及神经节数量不同程

度下降，而引起肠肌层氮能神经元的增加［１８］。

３　肠道菌群在脑－肠轴中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关联
３．１　现代医学研究　临床报道表明，相较于无认知障碍脑卒
中患者，发生认知障碍患者的肠道内革兰阳性厚壁菌门和革兰

阴性拟杆菌门数量明显减少［１９］；肠道微生物群代谢产物短链

脂肪酸的浓度与脑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发生和预后有明显的相

关性［２０］；在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患者的研
究中证实，ＡＤ患者粪便菌群组成改变明显，增加较多促炎作
用菌群，而具有抗炎作用的菌群则丰度降低，这与 ＡＤ病症严
重程度和炎性因子水平表达呈现正向关联［２１］；癫痫患者肠道

内菌群也发生改变，稀有菌群丰度异常增加而益生菌类菌群的

数量明显减少［２２］；而在帕金森疾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的
患者研究中发现肠道内普雷沃菌科（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ｃｅａｅ）减少，而这
种菌群的功能是可以促进肠道神经黏膜层的生成，一旦此菌群

发生减少将引发肠道通透性大幅度增加，使体内受到内毒素的

干扰，进而引起 α－突触蛋白的错误折叠和表达，促发 ＰＤ的发
生［２３－２４］。

３．２　中医学研究　研究发现，中医药也能够通过肠道菌群治
疗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等［２５］。在 ＡＤ模
型大鼠及小鼠动物实验研究中发现给予七圣丸、逍遥散为基础

的复方中草药、芍药当归散等干预，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能

够改善动物的认知功能障碍［２６－２８］。有研究表明给予 ＰＤ模型
大鼠甘松和化风丹可以通过改变其肠道内菌群结构进而改善

帕金森症状［２９－３０］。菌群结构改变也与认知障碍有关，研究表

明独参汤可以改善衰老模型大鼠认知功能障碍与改变肠道菌

群结构有密切相关性［３１］；此外研究发现补益肝肾、平肝潜阳、

活血化瘀类中药都可通过改善菌群结构，促进有益菌丰度的增

加，抑制有害菌群的产生来改善高血压合并认知障碍症状［３２］。

屈婉等［３３］发现酸枣仁可改善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大鼠焦虑

相关症状，与影响大鼠肠道菌群结构有关；此外安石榴苷可通

过优化肠道菌群结构改善小鼠抑郁行为［３４］；在针对卒中后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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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患者神经功能评价的研究中发现，患者服用疏脑解郁汤后能

够不同程度地提高生活能力，减轻临床症状和神经功能损害，

这与疏脑解郁汤改变患者体内肠道菌群的结构和丰度有着一

定关联［３５］。可见肠道菌群作为中药治疗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

关键靶点有一定的可行性，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

４　小结与展望
鉴于脑病治疗困难的临床实际，众多研究基于“心与小肠

相表里”的传统中医理论，开展了大量的基础与临床工作，同

时结合相关肠道菌群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认识到肠道菌群可

能是脑肠互动的关键作用环节。本文基于以上探讨，提出肠道

菌群可能是脑肠互动的桥梁之一，可以通过理化刺激肠道间接

影响脑，抑或是通过其代谢产物直接到脑，而脑则通过自主神

经系统和肠神经系统或相关激素等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形成

“脑－肠道菌群－肠”功能网络（见插页ⅩⅩⅪ图１）。由此，进一
步认为肠道菌群是“心与小肠相表里”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一，

从而为相关脑病的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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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阳化气，阴成形”理论雌孕激素在银屑病中的作用示意图

基于“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探讨肠道菌群在脑－肠轴中
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关联

（正文见１３３－１３５页）

图１　“心与小肠相表里”理论－肠道菌群－“脑－肠轴”－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关系


